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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时，故园里的一棵树安放到哪儿？
那年，一张真实的照片让我感动。在

三峡库区，一个中年男人，在告别祖屋
时，将门前的一株小桃树挖起，装进背篓
里，准备带到新家。

淹没的水，会将所有的痕迹抹去。
他这是舍不得将树丢下，连同对祖辈

割舍不下的情感。如果将树丢下了，几十
年岁月光阴里的点点滴滴：开心，或者烦
恼；激动时的大笑与神伤时的眼泪；赏花
时节和流汗的日子……也就丢了。

枝叶开散的小桃树，在男人的背篓
里，像麋鹿枝丫一样的角，四下里展开。
远远望去，男人也变成了一只头顶花瓣的
雄性麋鹿。

一个男人做一只鹿，他要在水草丰茂
的水淖追逐，他要懂得，有所舍弃时，哪
些是要放下，哪些是保留并带走的。

一棵树，有人在乎，有人不在乎，这
个男人属于前一种。树有经济价值，更附
带情感价值，从照片看，这个老实的乡下
人，有实用的经济头脑和依依不舍的聚散
情商。

大概那时他还不富裕，但更有故土难舍
的成分，一件东西日日用久了，景物天天看
惯了，都带着感情和体温，舍不得丢下。

也许此番还有另一层意思：乡人也风
雅，骨子里有浪漫基因，爱美、亦爱花，
在意这株小桃树和它枝上清亮的缤纷。

小桃树，是两年前刚爆出来的。不知
哪个夏日黄昏，人倚门框，啃一只大黄
桃，桃子吃完，随手把核扔了。浅黄色的
核，在地上骨碌翻了个身，附着虚松的
土，遇到适宜的地气和水分，便爆出一株
亭亭的小树。在这个乡下男人眼里，春天
的小桃树就应该是亮丽动人，粉嘟嘟的桃
花，将山墙屋脊，灼灼映亮。

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平常光景里日升
日落。不曾想到，故乡情感的纽带，到最
后，是与一棵树联系在一起。有风、有
雨；有春花、秋月；有鸟鸣、惊雷；有嫩
芽和落叶……男人还曾捧过一只大碗，坐
在门槛上吃饭；霜染草木的土路上，留下
弯弯脚印走过的痕迹。

那棵小桃树，混沌不知人间事，根须
上的泥土还是新鲜的，满枝的粉色小桃

花，隔着时空，依然灿灿绽开。
假如老宅的生活与草木相依偎，有没

有想到过，离开衣胞地时，带走一棵树？
和这个中年男人一样，我也曾搬过

家，当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时，许
多东西难以丢下。为留住往日时光，我把
原先一套旧家具中的两只橱柜搬进新书
房，那些旧书也被我一并打包带走，舍不
得扔掉。我搬家，虽没有房前屋后一株
树，却也有一株长在大花盆里的吉祥树。
树是我七八年前，从花木市场买回来的，
养了一段时间后，叶子慢慢掉落，打不起
精气神，眼看快要枯萎，我赶紧治虫，喷
水，修剪，通风……小心伺候，后来有了
起色，长到比一个成年人还高。离开时，
我把它搬出老楼，又搬上高楼，与其他物
什一道，安然抵达新居。

当一个人搬家，住到别处，房前屋后
的一棵树，让他牵挂，尚没有找到解决方
法时，乡情一时无处安放。

或许，在这个男人眼里，与故乡分别
时，钱财、家具、衣物要带上，树也要带
上。背上这棵小桃树上路，与老屋桃花的

记忆，一起关联收藏。
小桃树在故土，与祖屋站成一个点与

屋脊、山墙的关系，站成让人过目难忘的
村居风景。

一个家，有一种独特气息，老家有老
家的气息、故土气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
才能知道。

从前日子的阳光经纬，渗透在每一片
叶面上，脉络清晰。枝上，栖息过山中的
鸟，只是那只鸟再也找不回了，无法回到
从前的院坝。草木光阴，再也回不到从
前，树却记得风中每一只路过的鸟。

故园之上，生存空间，弯腰的农人种
菜蔬与稻麦，也栽下树。偌大的故乡，天
圆地方，宛若一只容器，盛过清水、空
气，也盛过阳光、露珠，盛过缥缈歌声，
也盛过袅袅炊烟。

回头一望，背上的小桃树，是一个中年
男人背着故乡一起上路，对走远生活的流连
与回望。倘若小桃树被栽到新的家园，它是
一件旧物，承载着朴素记忆与深沉情愫。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那个即将消失
的空间里，这个男人背走一棵树。

今年7月中旬，我从盐城来到平均海拔1640米的乌兰布
统大草原，从天气炎热的苏北平原，来到凉爽宜人的内蒙古
高原，感觉天空更辽阔，更清透，更遥远，盛开在天幕上的大
块大块云朵，更是妩媚迷人，妖娆多姿。

打听了好几个村民，我才搞清楚所居住的农家乐“光影
客栈”，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山子乡天太
永村蛤蟆坝组，蛤蟆坝就在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内，这
里是摄影家的乐园，光影客栈所有空白墙面都是摄影家们留
下的精美作品，美轮美奂的画面，就像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
草原歌曲一样意味隽永，“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
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亦诗亦画，宛若
仙境。

连续四天的早晨，我都在草原上行走，哼着草原的歌，望
着草原上的山水林木、绿草繁花，欣赏晨雾缭绕朝霞灿烂，沉
醉于变幻莫测的云彩。你看，那白的云，晶莹剔透，活泼而宁
静，白得纯粹，纤尘不染，看一眼，就感到自己整个人都通透
了清爽了，数不胜数的白云，一团团，一簇簇，仿佛一片片羽
毛飘到了天上，又仿佛一片片花瓣撒向了空中，渲染着满眼
都是的浪漫与欢乐。

如果说白云像纯洁的少男少女，烂漫天真，充满童趣，灰
色云则显得成熟稳重一些，是经历过成败体验过沧桑的中
年，这些在蓝天与绿草之间徘徊的云，你不可能一眼看透它，
它厚重却不压抑，深邃而不老成。我孙女两岁时曾经用“黑
白云”来描述灰色云，孙女跟我解释，黑白云就是黑色的白
云，孙女的童话书里，经常讲白云的故事，很少说到灰色云。
在所有的颜色中，灰是最有内涵的色彩，淡灰、浅灰、米灰、银
灰、中灰、蓝灰、深灰、炭灰，层次分明，浑然天成，富有变化而
不单调，轻盈飘逸而又是立体多变，灰是化妆盒，灰是表情
包，灰赋予云以生机活力，云因为灰而活色生香，有了灰，云
就有了千姿百态，有了灰，云就有了排兵布阵，有了灰，云就
有了起承转合，有了灰，云就有了喜怒哀乐；有了灰，云就有
了千回百转；有了灰，云就有了高潮迭起。你看，阳光从灰色
云的缝隙里穿出来，灰色云就镶了金边，灰色云泛着光泽，一
束一束阳光，就好像追光灯的光柱，一支一支射下来，草原就
成了舞台，马成了主角，牛羊成了主角，白桦林成了背景，斑
斓花海成了背景，草原上的一切就有了浓厚的艺术气息，马
头琴响起来，呼麦唱起来，远村的炊烟升起来，一场梦幻大戏
就要开演。

因为辽阔，草原的云，都很低矮，贴着天空，也贴着地平
线，人站在草原上，仿佛伸手可摘。草原上的云为什么这样
低？内蒙古远离大海，地处于内陆地区，水汽供应相对较少，
常年干燥，空气湿度较低，存在较强的大气稳定层，这种稳定
层会限制上升气流的垂直发展，较弱的上升气流意味着云层
往往在较低的高度形成。同时，内蒙古高原特定风向与地形
条件，也使得云层集中在相对较低的高度。

家乡的云朵映衬着的，是星辰大海，辽阔滩涂，广袤湿
地，沟河湖荡，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万鸟云集，春夏秋冬，风
调雨顺，铺陈着我祖祖辈辈的烟火日常。高原的云朵映衬着
的，是巍峨挺拔，蜿蜒起伏，溪流潺潺，白桦苍翠，绿草如毡，
牛羊成群，骏马奔腾，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象征着我诗情澎
湃心驰神往的远方。家乡的云，是傍晚母亲唤归时屋顶升起
的袅袅炊烟，给我以亲切温暖；草原的云，是连绵起伏的山峦
上摇动的旗幡，给我以远行的力量。

夏天，各家各户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苦瓜这道菜。
苦瓜的做法多为清炒，也有干煸。无论清炒，还是干煸，

都会在苦瓜中适当放点切碎的红辣椒，这样做出的苦瓜，不但
色泽好看，吃起来有清苦之味，亦有辛辣之味，很开胃。

苦瓜是乡野一种质朴的植物。它的种植方法也很简单，
把苦瓜种子种在泥土窝子里。等瓜苗渐渐长高，就得搭棚搭
架，让瓜藤肆意生长。各家各户搭棚搭架材料不一，有拿竹刷
条铺在一起做架子的，有拿树枝合在一起做架子的，无论哪种
架子哪种棚，都是让苦瓜通风透气，开枝发叶。

苦瓜花多为米黄色，很细小的那种。那些黄色的小花，经
常会引来蜜蜂和蝴蝶，那些蜜蜂围着苦瓜花嗡嗡地飞着，那些
蝴蝶也在藤上翩翩地飞着。不是所有的花都能结出苦瓜，有
一些花开在苦瓜藤上，是为了增加藤的美感，开过就开过了。

我观察过，苦瓜在成长的过程中大致会变换三种颜色，先
青色，后白色，再红色。等苦瓜白到透亮时就可以摘了，这样
的苦瓜饱满、新鲜。苦瓜颜色变红，自身就会裂开来，裂开的
苦瓜更像一朵红花。

父亲对苦瓜情有独钟。他对苦瓜痴迷程度超乎了我的想
象。每年春上，他都要娘栽上两到三株苦瓜秧苗，保障夏天和
秋天有苦瓜吃。特别是在夏日的餐桌上，父亲要求每餐必有
苦瓜。为这事，娘跟他有点过不去，常常对着父亲来一声两声
三声的嗔骂，父亲却不以为然。

父亲爱吃苦瓜的缘由，是他特别相信苦瓜清热解毒的功
效。有一回，父亲把没有熟透的苦瓜摘回来，然后清炒做成菜
吃。我试着夹了两筷子，放到嘴里一尝，感觉到满嘴的苦。而
父亲却大口嚼着，仿佛没有一点苦味的样子。

2009年，娘在老屋前栽了三株苦瓜，那三株苦瓜长势好，
父亲搭了一个稍大的棚，三株苦瓜的藤蔓在棚上肆意张扬。
没有想到的是，一条新规划的高速公路经过我家，老屋处于路
基位置，属于搬迁房屋。父亲看着已经结瓜的茂盛瓜藤被挖
掘机连根拔起，疼在心里。

没有考上大学，我外出打工。有一回，我听到了一位跟父
亲一样有着苦瓜情结的老人的故事。老人一生酷爱苦瓜。临
终前，老人的儿子问他想吃什么？老人吃力地说出一句话：想
吃苦瓜。老人的儿子做了一盘清炒苦瓜，端在老人面前。老
人笨拙地拿起筷子，然后夹起苦瓜，有滋有味地吃着，吃到一
半，老人嘴不再动，那双筷子紧紧地捻在手中。老人的儿子看
见，老人很轻松地走了。

屋场上的二胖叔从生产队队长干起，最后成了县干部。
每年夏天回来，走的时候，总是带着人家送他的苦瓜。有
时，苦瓜会装满满一篮子。二胖叔也不嫌多，全都收下。屋
场上的人送给二胖叔的苦瓜，他到底吃没吃？屋场上的人有
过疑问。

二胖叔退休后，闲在家里，他年年栽种苦瓜。
年年夏天，我看见他家院子里好几株苦瓜藤上的花朵，密

集地开着，一些长长短短的苦瓜挂在藤上，成为夏日风景。
有一回，二胖叔跟我聊天。他说，苦瓜是好东西，夏天吃

它，必解暑；常吃它，必清心。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二胖叔的话有道理。

隔壁女孩中考结束后，放声唱着：“想飞
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
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自信的歌声
像袅袅春风，把她的心吹动，40多年前的那
次中考，重回到她的心中……

那次中考，她报了心心念念的苏州卫
校。之后，她憧憬着未来：她成了白衣天使，
在医院里熟练地为病人打针，挂水……她把
眼睛一闭，晃晃头，咧嘴笑。

中考结束，她面如春花，又蹦又跳，时不
时地哼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
浪……”歌声像山间的清泉，叮叮咚咚地流
到大院里，大院里的妈妈们感觉自己回到了
童年。瘦弱的母亲听到她的歌声，总会停下
手里的活，目光落在她的身上，望着她眯眼
静笑。她遇到母亲的目光，冲母亲做个鬼
脸，一转身就飞得无影无踪。

分数下来的那天下午，她傻了，她的分
数离中专录取分数差十几分，她怎么都不相
信自己的语文成绩这么低！她最好的同学
孙勤勤，平时语文成绩没有她好，中考语文
成绩却比她高得多，她心里纳闷：我考得很
顺手，不应该啊，究竟哪儿出了问题？孙勤
勤看到她的语文成绩急了，说：“这怎么可
能？我们想想题目对对答案吧。”

答案对了一半，她更傻了，孙勤勤讲
的题目她根本没有看到。沉默，沉默，她
的呼吸似乎停止了。突然，她大叫一声：

“天啦！”然后带着哭腔不停地说：“我少做
了一面题目！”

当时，发下来的中考试卷，长长的，她把
试卷叠起来写的，有一面她忘了做。泪珠簌

簌地从她脸上滑下来，跌落在地上，周围的
一切仿佛都被泪水晕湿了，模糊了……

她没有吃晚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
声把她的弟妹们吓跑了，把大院里的孩子们
的声音哭没了，更把大院里妈妈们的眼睛哭
红了。母亲立在房门口，欲进又进不去，只
是不停地搓着双手，在房门口转，叨道：“孩
子啊，不要哭坏了身子。妈妈陪你到东门广
场走走，吹吹风。中考错过了，你可以读高
中考大学的呀！”

她终于起身开门，门一开她就倒在母亲
的怀里。母亲用力抱住她，扶她坐在木头椅
子上，用热毛巾擦擦她脸上的泪珠，擦擦她
身上的汗水，领她出了家门。出家门的当
口，传来寡言少语的父亲铿锵有力的声音：

“‘条条大路通罗马’，相信明天！”
东门广场路旁的梧桐树葳葳蕤蕤，微风

吹过，发出善解人意的“沙沙”声。天边的月
亮闪在云层后面，时不时地露一露脸。她边
走边哭，边哭边说：“妈妈，我当不了白衣天
使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母亲默默地听着她的哭声，用力把她的
手拉到胸前，捂在胸口。她的哭声随风飘
散，仿佛散到了母亲的心头。

她的哭声戛然而止，她猛然发现身旁的
母亲在抽噎，声音虽小，却像一把锉子，锉得
她的心一阵一阵地疼，疼到她的骨髓里。她
眼前浮现了母亲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的样
子。她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啦！我、我
怎么能用自己的失误去惩罚母亲呢？”

一股力量从她的心里汩汩涌出，她把左
臂环绕在母亲的肩膀上，望着母亲，用力地

说：“妈妈，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条条大
路通罗马’，我不会停下脚步的！”

母亲的抽噎声，奇妙而有魔力，吹走了
她伤心的泪水，吹来了她前行的勇气。

她们依偎着在东门广场的梧桐树荫下，
顺风走，又逆风走……月亮升到中天，她们
平静如水地推开了家门。

之后，她没有再让母亲抽噎！
母亲77岁时，查出晚期胃癌，医生对她

说：“你母亲最多活 5-8个月。”她怎么都不
能接受医生的话，也没有把母亲的病情告诉
父亲。

母亲住院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压得她
喘不过气来。她拿着母亲的病历，悄悄躲在
医院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仔细地看，狠狠
地哭。她想到了那次中考，仿佛又听到了母
亲的抽噎。她断然地把头仰起来，初春的风
吹干了她的眼泪，吹红了她的脸颊。她走进
母亲的病房，立在母亲的身边，宽慰道：“妈
妈，我问过医生了，你需要开刀，刀口很小，
最多两周就可以回家了！”

母亲住院期间，她早上送饭，晚上帮
母亲洗澡，病房的病人羡慕地说：“奶奶
啊，你姑娘真好！”母亲目光落在她脸上，
眯眼静笑。

一个多月后，母亲出院。每天中午，她
都赶到母亲那儿，用藏红花给母亲泡脚，然
后用手指按摩母亲的脚心。母亲的眼睛落
在她的手上，眯眼静笑。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
去改变，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她
相信明天，相信母亲一直眯眼静笑！

夏日，行走在新民洲上，融入其中，
用脚步丈量大地，去领略洲上无限风光，
去掀开一个充满诗意的夏天。

新民洲的清晨，是一天中最令人陶醉
的时刻。凉爽的夏风轻轻吹来，抚摸着脸
颊，宛如一位轻描淡写的诗人，轻轻地叙
说着这个小镇的故事，新民洲在平静的晨
雾中散发着它自己的美。

晨练的人们呼吸着清新润泽的空气，
在鸟语花香的路上奔跑，愉悦的是心情和
视觉，收获的是健康和快乐！

东方欲晓，新民洲中林港口的早市已
经热闹起来。买卖渐次开始，热锅里的油
条，保温桶里的豆腐脑，火炉里的烧饼，
案板上的热油饼，又是一日好光景。无论
过得怎么样，饭总是要吃的，这充满烟火
气的早市给人们准备好了一切。吃得舒服
了，站起身来，太阳已经升起了，这夏日
的温情也只在黎明时刻，而现在又是需要
努力工作的一天。

夏日的秧田是新民洲人劳动成果。田
野一片碧绿，青青的稻叶随风摇曳，像一
根根翡翠簪子直指天空。绿油油的稻苗，
当风踩过，有节奏地弯腰，有节奏地昂
起，跳动着暖暖的诗意与美妙的音符。夏
天的秧田，是风景，孕育着无尽的希望，
到了秋天，才有数不清的惊喜啊！

夏渐深，花愈艳。夏日的热情如火，
点亮了新民洲上的花儿。在太阳的招呼
下，它们闪亮登场，明艳动人，展现出自
己一年中最美的色彩。有火红的玫瑰，粉
红的月季，鲜红的剪秋罗，艳红的一丈
红，绯红的牵牛花。最抢眼的是一块拾边
地上的南瓜花，金黄黄的，像一枚枚五角
星，又像一只只小喇叭，从绽放起，就直
面向天，仿佛在吹进军号。是的，它们在
进军，向秋天进军，向果实进军，叶片就
是它们奋进的旗帜，风为它们摇旗呐喊，
直到花蔫了，藤上结出小小的瓜，花也就
完成了使命。

在新民洲红薯的立身之地，多半是职
工们开垦的小荒地。地里的红薯秧子也在
疯长，刚刚被主人翻过，背叶露杆的藤
子，一顺地向地面翻倒，太阳热辣辣地照
在地垄上，红薯叶蔫头耷脑卷成团，喜光
吸阳的红薯扎在土中，比着长个儿，挤着
探头，撕破了土地的门帘。

连着下过几场雨后，小河里的芦苇，
迎来了生命的最灿烂时刻。成片的芦苇，
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阳光下，它们摇曳
着，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是生命的欢歌。
蜻蜓在芦苇尖上翩翩起舞，小鸟在芦苇丛
中欢快的歌唱，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呈现
在眼前。小河边，一根鱼竿插在堤埂上，
旁边的小马扎上坐着一位垂钓的老人，顺
着他的视角往上看，鱼竿斜指天际，威风
凛凛，宛然有了要捅破天一样的气势。垂
在水中的鱼漂突然间跳动一下，钓者赶紧
收拢鱼线，随着鱼竿的拉拽，一条一拃多
长的小鱼被拉出水面，在空中摇荡，让旁
边围观的年轻人羡慕不已。

夏日的傍晚，整个新民洲大地被夕阳
染红。绿树披上了红袍，小楼涂上了赤
金，田野铺上了红毡，小河撒满了碎金。
蝉鸣声从绿荫中穿过来，“卖西瓜的来
了，他们骑着电动三轮车，拖箱里堆着大
大小小的瓜，还带着泥印子，显然是从自
家承包地里摘下来的，叫卖声带着侉味
儿，在小镇中回荡起来，和蝉声分外合
拍。剖开西瓜，一阵夹杂着清凉水气的甜
香飘了出来。

新民洲的路灯亮了，小区广场汇集了
一批跳舞的人。开始人不多，只有几个，
后来就慢慢多了起来。一群人自娱自乐，
变成了具有美感的表演。在广场音乐的引
导下，这一片裙子潇洒飘逸，飘起来像一
片彩霞，在优美旋律中，时而倒退，时而
旋转，时而飞跃，像哪位丹青妙手在勾绘
优美的画卷。

新民洲之夏，是一个季节，一种精
神，一种生活方式，它热烈而充满生机，
拥有无尽的希望。

从老小区搬出来后，我经常怀念那里的
烟火气。

三年前，女儿转校，我便在学校附近的
小区租了间房子。房子在 30 多年的老小
区，与学校仅一墙之隔，上学非常方便。小
区里各种高大的树木环绕，主要是白玉兰和
香樟，一棵比一棵挺拔，一棵比一棵粗壮，推
开窗户，满眼都是绿色，站在六楼阳台，随手
都能摘到花朵和枝条，给人一种住在森林里
的感觉，整个小区犹如一座“天然氧吧。”

小区里没有物业，四个大门均可出入，
40多栋楼房，住户众多，从小区穿行的人也
多。方便是方便，但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便瞅
准了这一点，一天到晚卖啥的都有。小商贩
们在主要的过道上摆了一长条，卖菜的，卖
水果的，卖烧烤的，卖衣服的，磨刀的，卖卫
生纸的，卖衣服的，各种各样应有尽有，只有

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卖不了的。时不时有叫
卖声传入耳朵，时不时楼下就传来烤肉和爆
玉米花的香味。小贩多了，环境便有些堪
忧，而且有时候他们的三轮推车也堵塞交
通，我一度被这样的环境困扰，总想逃离这
个充满了浓浓烟火气息的老小区。

后来住久了，渐渐地习惯了叫卖声，也
爱上了一下楼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水
果。后来我还发现，这些小商贩卖的蔬菜比
外面店子里要便宜许多。至于卖水果，自然
比那些水果超市里的要便宜一块两块，我住
的顶楼六楼，刚好就在小区主要过道边上，
站在窗口，卖菜的，卖水果的尽收眼底。常
常是到了饭点，我才飞奔下楼，挑挑选选，几
分钟之后，便拎上来喜欢的水果和蔬菜，这
样的便捷，我真是越来越爱。

有时候，听到他们的吆喝声，我也会闹

笑话。有个卖卫生纸的隔三岔五就会过来，
有一次我听到叫卖，眼前便晃动出一拿出卫
生纸就散发出好闻的香味儿的场景，实在好
奇，便跟先生说不知道他那“好香好香的卫
生纸”到底是有多香，想下楼买点来试试。
先生“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告诉我他叫卖的
声音应该是“厂家直销的卫生纸”。我愕然，
捧腹大笑。老公说每次听到“磨剪子，炝菜
刀喽”的叫卖声，心情就非常愉悦。小时候
的他住在农村，经常听到这样的吆喝声，而
那时候，母亲就搬出家里的菜刀、柴刀，剪子
呀，给磨刀匠磨得异常锋利。儿时的那些美
好就显现在眼前。

从老小区搬出来后，我们住进了新修的
小区里。新小区里安静极了，但再也听不到
那一声声亲切又熟悉的叫卖声了。那城市
里迷人的烟火气，渐渐地离我远了，远了。

草原的云
□ 陆应铸

苦瓜记事
□ 伍中正

背脊上的桃花树
□ 王太生

新民洲之夏
□ 郭亚东 李 乐

晚 霞
徐 群 摄

城市里的烟火气
□ 刘亚华

那次中考
□ 道 道


